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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演进轨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知识的定义也 

有所不同。把知识看成一种有生命体，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化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将对知识 

的理解引向其本真，也从一定程度上中廓清了各个知识类别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知识的确认 

投射于知识的推动力—— 宗教之上 ，进而为知识确认可能的定位 ，使得知识能成为有生命 的知 

识 ，并与 宗教成为一种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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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不仅仅有人类 自 

身 ，还有知识 。从原始的宗教知识 ，到逻辑严 明的 

哲学知识，乃至于到当代“知识大爆炸”的科技知 

识，知识的演进有其 自身的历程。可以说，知识论 

是一 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道历史性 的命题 。有 

关知识论 的研究甚嚣尘 上，逐渐形成有关知识 的 

知识学 ，对于知识的起源、知识的客观结果，以及 

知识 的必然性进行哲学 的追问。然而 ，不应忽视 

的是，知识之谓知识 ，也有其张狂和暴力的一 面。 

当人类日益沦落为知识的海洋无法自拔，当科学 

知识越来越取代人类心中神圣一隅的时候，我们 

不禁要反身诘问，知识能否超越人之上并成为主 

宰人类的力量?知识能解释什么?又不能解释什 

么?知识是不是万能的?如果不是 ，知识又如何 

仰赖他物成为一种无形 的力量?事实上 ，本文的 

立场就在于，如何从知识本身出发，将知识的确认 

投射于知识的推动力——宗教之上，进而为知识 

确认可能的定位，使得知识能成为有生命的知识， 

并与宗教成为一种生态关系。 

一

、从知识到“知识之树” 

(一)知识的基本界定 

知识与知识论理应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知 

识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然成为渗透到人类生命深 

处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从柏拉图的 

美德、神学家的信仰、培根的力量、福柯的权利，到 

后现代主义者 的统治的演进历程。只不过，这种 

历史的演进也必然要归结到历史的语境中去。于 

是 ，又可以看到，在西方 的知识语境中，知识成为 

一 种科学，成为一种技术，乃至成为一种信念。因 

为西方文化中主客两分的特点，使得知识一方面 

成为异于人 自身的客观知识 ，在人与 自然的交往 

之中，那些对于 自然的认识逐渐成为真理 ，并沉淀 

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 

对于人主观的灵魂，也不仅仅交由客观的知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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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而是交给了无所不能的上帝来主宰 ，因此 ，西 

方的知识就呈现出与宗教共存的状况。而在中国 

的知识语境中，并没有西方语境 中那样鲜明的知 

识论传统，甚至在中国的文化中，尽管有“知”也有 

“识”，所谓“知”也是“知道”，不仅是感知身外之 

物，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乾知大始”(《易传 ·系 

辞上 》)，“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礼记 

· 学记》)；所谓“识”是“转识成智”的“识”，与“知” 

本质相同，但“知识”这个词本是西方的舶来品 ，如 

同“科学”一样 ，是被引进来 的。并且在根本意义 

上，中国语境中的“知”与“识”与西方的“知识”也 

是异质的。其一，中国的“知”与“识”不同于西方 

“知识”的主客二分 ，而是对天人合一之道 的体验 

和把握 。其二 ，中国的“知”与“识”不同于西方“知 

识”的逻辑归纳演绎 ，而侧重对于心之感和内敛的 

直觉把握。其三，中国的“知”与“识”不同于西方 

“知识”侧重于宗教化的基础和背景，而是强调伦 

理道德的修养和生命意识 ，因而 中国的知识 与西 

方的知识是有差距 的，并不 直接指 向科 学意义上 

的知识论系统 。这是我们在界定知识 的时候 ，首 

先需要澄明的立场 。 

对于“知识 ”下定义，是很难把握 的。因为作 

为历史性的范畴 ，知识本身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 

和演进轨迹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对于知识 

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我们无意在此罗列历史上的 

种种定义，而是赞同德鲁克的定义：“知识是改变 

事物或人 的信息——或者通过成为行 动的根据， 

或者通过使个人(或机构)有能力采用不同的和更 

有效的行动”[1] ”。把知识定义为信息，就如同 

知识本身的特性一样，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种 

信息，既包括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客观知识和 

主观知识 、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 、外显知识与 内在 

知识，也包括了古代的信息和现当今的信息。而 

在信息的进化过程 中，同样有两个 向度的运动 ，一 

是知识不断地吸纳新的信息，使得知识系统在更 

广和更深的层面拓展；二是知识不断地将陈 旧的 

信息剔除，使得知识系统伴随时代的潮流。 

知识 的分类问题也涉及到对于知识的界定。 

比如 ，客观 知识和主观知识 、编码 知识和隐性知 

识 、外显知识与 内在知识 ，而实际上 ，对于知识 的 

分类也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但是 ，也正是对于 

知识的分类有别 ，使得知识论作为一门学问，有着 

丰富的多元性和丰富的内蕴 。 

1 1 6 

本文对于知识的分类，其实没有局限于某一 

种。但是，就宗教与知识的生态关系，多元化的分 

类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坚持将知识按照编码 

知识和隐性知识 的分类 ，即知识 可以区分为编码 

知识和隐性知识 。其 中，编码知识又可分为嵌入 

的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的编码知识两类，而想象(如 

神话、童话)是一类特殊的知识，既可以是可交流 

的编码知识，也可以是属于个人的隐性知识[2]。 

(二)由葛梯 尔问题 引出的知识论 困境 

传统的知识论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向， 

肇始于“葛梯尔问题”，由此可以投射于新的知识 

论视域，并引发对于知识论的深度剖析，或再度分 

离，或重新综合。 

在传统的知识论中，对于知识的基础性界定 

来 自于古希腊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对于知识 的 

定义。在这一定 义中，知识被看作是一种确证 了 

的、真实的信念。也就是说，知识是由信念、真与 

确证这三个要素组成的：(1)命题 P是真的，(2)S 

相信 P，(3)S的信念 P是确证了的。因此，在传 

统知识论看来，当且仅当以上三个条件都得到满 

足时，我们才能说“S认识 P”。由于这一定义在 

西方传统知识论中所具有的经典性影响，它也因 

此被看作是有关命题知识 的“传统分析”[3]( "。 

然而 1963年，葛梯尔在《分析》杂志第 23卷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确证了的真信念是知识吗?》， 

用两个反例试图说明把知识看作是确证了的真信 

念是不正确的，直指传统知识论定义的要害，即在 

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学说，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陷 

入诸如知识定义的困境、确证的困境，或者怀疑论 

的困境等种种困境之中。 

葛梯尔问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传统知识 

论的信念真假的怀疑，更在于对知识的信念问题 

本身的关注上。因为就通常意义而言 ，对于知识 

的理解 ，更多地被放置于客观的结果一端 ，而当有 

关知识的发生存在的、乃至发展的过程，被抽象为 

一 种外在于信念之外的实在时，知识本身其实就 

已经开始潜藏着危险，而当异于信念之外的知识 

开始宰制人之信念之时，知识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因此，由葛梯尔问题出发，我们可以重新追问 

两个问题，一个是到底应如何去看待知识?另一 

个便是决定知识的信念到底应该是什么?对于这 

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三)“知 识之 树”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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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知识是没有生命的沙漠，还是遵循规 

律的生命有机体?从表象看，知识有客观的一面， 

比如 ，业 已形 成共识的编码知识 ；也有主观的一 

面，诸如存在于头脑中的思维定势或者直觉体验， 

这是隐性知识。而在表象之外，知识还有更为深 

刻的本质，这种本质既存在于知识的诞生一维，也 

存在于知识的历史过程一维。换言之，知识的诞 

生有其特定的 目的性 ，也有鲜明的历史性 。而这 

种目的性和历史性的归宿即是人。知识从来都是 

人的知识，为人 的诞 生而诞 生，为人 的 目的而存 

在 ，也为人的 目的而消亡。正是 由于知识的这种 

本质属性决定了，知识不是像外在于自然物的客 

观存在，而是与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因而，从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 ，知识也是有生命特征的。 

把知识看成一种有生命体，实际上是一种生 

态化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将对知识的理解引 

向其本真 ，也从一种生态 的视角中廓清了各个知 

识类别之间的关系 ，因而更能“科学”地理解知识。 

而在对知识 的生态化诠释中，“知识之树”无 

疑是经典的。“知识的源泉如同大树的树根，深扎 

在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体验 

之中。”[3 而伴随着知识的 演进 ，非嵌 入编码知识 

使得“人类知识之树终于在条条根须之上生长出 

了主干。游离于该知识体系之外的属于各个民族 

的知识体系——由或多或少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 

性知识，以及想象组成，如果不想被抛弃，就必须 

立足于非嵌入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 

建。传统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获得新的生 

命。”E33由此，知识的起源成为“知识之树”的根须， 

非嵌入编码知识成为“知识之树”的主干 ，而各个 

民族的编码知识、隐性知识，以及想象等各类知识 

成为支干，乃至更小的枝叶⋯⋯ 

二、宗教作为一种知识 

葛梯尔问题质疑的是知识的确认问题 ，也是 

关于知识 的信念问题 ，对于知识的信念本身而言， 

更重要的是诉诸于人的内心 。由于人的内心信念 

最本源地来自于宗教，因而宗教作为一种信念，同 

时作为一种知识，在知识论视域中，不应该也不能 

够排除其外 。相反 ，宗教之于知识论不仅是知识 

发生学的基础，也是知识产生的内在信念和外在 

环境。只不过，这里我们提出的宗教是广义的、抽 

象的宗教，而不仅仅是哪一个宗教。 

(一)从“四大文明”的知识体 系看宗教 的意义 

和 界 定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 

的轴心期 ，世界上 先后诞 生 了四大文 明圈，而这 

“四大文明”形成 的四大知识体 系分别是：基督 教 

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显 

而易见，这“四大文明”的核心都在于宗教，而通过 

这四大文明投射至今形成的现当代社会中，宗教 

依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宗 

教在整个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尽管宗教 

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 

现形式，而“四大文明”所诞生的知识系统，之所以 

是以宗教为基础 的，是 因为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意义，一方面，体现 

在对人的有限性的确认，即人在 自然面前、在客观 

规律面前乃至在其自身面前都是一种有限的生命 

存在，宗教的意义在此可以通过超越性的维度来 

确认人的有限性 ，这种有 限性使得人类只能在历 

史性的知识基础上去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宗教 

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为人的无限性提供的可能 ， 

人在有限性面前总有一种冲动力去超越现实去追 

求无限，宗教为这种超越提供可能。这种可能既 

来 自于宗教提供的超越性的时空界限 ，又来 自于 

宗教赋予人类的一种精神路径。 

在对宗教的本真意义之上，可以对宗教做出 

基本界定。作为广义的宗教，既可以是信奉或崇 

拜“神”为本质 ，又可以是 以宗教的社会功能为本 

质 ，还可以把信仰主体 的个人体验作为本质 。而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系统 ，由不 同层次的元素有机 

地构成：(1)宗教的观念或思想，是宗教系统中的 

核心或逻辑基础；(2)宗教的感情或体验，是信仰 

系统 的第二层次 ；(3)宗教 的崇拜 或活动 ，是宗教 

观念及宗教体验的外在表现，处于信仰系统的第 

三层次 ；(4)宗教的组织与制度，是宗教观念信条 

化 、宗教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结果，是宗教系统 

的最外层E43。由此可 以对宗教做多元化的理解 ， 

而并不仅仅是某一方面，宗教 的全部意义就在于 

宗教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它能够赋予意义并解 

释知识本身。 

(二)宗教在知识论视域 中的历史与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宗教应该比知识更为古老。 

因为，一方面 ，宗教是知识的起源之一，另一方面， 

宗教所信奉的神圣也先在于知识；并且，宗教比知 

识更加具有历史和逻辑的脉络。如果说，对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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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演进的历程需要提炼 、梳理 的话 ，那么 ，对于宗 

教而言，则是自明的。比如，基督教从一开始创立 

到现在 ，其基本教义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在此，对宗教的历史和逻辑做一简单梳理，更 

有利于深刻理解宗教本身。 

总体而言，宗教从起源到现在 的发展阶段 ，可 

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 

1．原始宗教阶段。由于人的文明状态 尚未开 

化，人面临着与 自然 的直接对立 ，因而 ，对于不可 

理解的 自然就有了一种恐惧或者敬畏 。而在这种 

情感体验之中，以巫术为主要形式的原始宗教就 

逐渐形成了。作为一种应对 自然 的虚幻尝试 ，巫 

术是通过早期人类心中自然两分的世界，即最初 

的世俗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交感作用而实现某种 目 

的的活动。巫术本身在 知识形态上是 混沌的表 

征 。由于巫术天然 的实践 目的性质 ，使得巫术既 

是一种隐性知识的开端，也成为一种科学知识产 

生的源泉。比如，从驱病赶鬼的巫术产生了医学， 

从 占星巫术 中产生了天文学等等。 

2．宗教诞生到基督教宗教改革阶段 。在人类 

文明继续进化的过程 中，宗教 的作用不仅没有被 

削弱，反而成为一种主导。这在从各大宗教诞生 

到基督教宗教改革阶段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这个 

漫长的历史时期 ，人类对于神灵的把握趋于 自觉 ， 

并且面对的不仅仅是直接 的 自然 ，还有宗教化的 

社会关系。其 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方基督教 

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在整个中世纪，知识 

体系本身就是神 学体系 ，一切知识都是 围绕《圣 

经》展开的，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而近代科学知 

识 ，在这个阶段是被压抑的。尽管如此，西方科学 

知识仍然有着潜在的动力，而最初抗拒基督教知 

识体系的正是教会大学内部。真正打破基督教知 

识枷锁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尤其是宗教改 

革 ，使得宗教走下神坛 ，开始世俗化。与此 同时 ， 

近代 自然科学开始喷薄而出 ，开始崭新 的发展 阶 

段，甚至到如今科学、知识至上成为一种新的宗 

教。很显然，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非嵌入编码 

知识也开始超越隐性知识而成为知识的主体 。 

3．从宗教改革 到 当代 阶段。在宗 教改革 之 

后 ，宗教的社会形式逐渐趋于瓦解 ，“上帝”逐渐被 

请到人们的心中，因而在此后的宗教发展阶段，尤 

其是在科学知识开始统治现代社会的情况下，宗 

教越来越趋于无形，人类开始面临着人与 自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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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关系，信仰也成为个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 

下 ，知识 的发展历程也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方 

面，宗教重新归于隐性 ，那些神学知识体系也不再 

风光；另一方面，知识开始大爆炸，以“知识经济” 

“知识社会”为标识的知识 时代 ，将“上帝”驱逐 以 

后 ，开始渐渐步入神坛 。然而 ，这种置换也 隐藏了 

危险，知识大爆炸不仅仅炸出了极大丰富的知识， 

也炸走了知识的发展动力和方向，并使得编码知 

识 、隐性知识等各类知识的边界消融 ，出现一种新 

的混沌状态 。 

(三 )宗教 作 为一种 知识 

宗教作为一种知识，有三个层面： 

1．宗教中包含有编码知识。由于宗教和知识 

的诞生，其实都根源于人类的实践，因而两者在人 

类实践过程 中有着相通的形 态。具体 而言，基督 

教的《圣经》，不仅描写犹太人的历史 ，还有诸如医 

学等各种各样的知识。《圣经》中包含着所谓密 

码，也隐喻着神秘的知识。比如，对于数字三而 

言，三似乎涉及到宇宙的起源与发展 ，不仅与物理 

学上黑洞学说有关联，而且对于混沌学亦有重大 

的意义。这与中国道教始祖老子的三能衍生万物 

颇有巧合之处，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是一个庞 

大的知识体系。在佛教的知识论中，侧重于 自明 

性的唯识学理论，成为其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内容， 

以因明论式来进行推理得出新的知识或者进行辩 

论，由此成为佛教知识体系中的推理形式。而在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含有许多自然科学的知 

识，比如，第二十四章四十三节经文对积雨云的 

描述 。 

2．宗教包含隐性知识，可以作为更高级的预 

设和“公理”。宗教不仅仅含有编码知识 ，更含有 

隐性知识，这是单纯的知识形态所不能比拟的，而 

正是这种高于单 纯知识 的优势 ，使得宗教可以成 

为更高级的预设和“公理”。这种高级性使得知识 

与宗教的边界得以澄明，宗教是更高的知识本身 

已经说明了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的知识，比如，牛 

顿的经典力学理论，这样一个知识体系能够解释 

第一推动力推动之后的一切现象，但是，却不能解 

释这个第一推动力本身，因而牛顿最后回归宗教 

中去。康德虽然精通十八世纪科学，并先于拉普 

拉斯提出早期太阳系诸行星形成的星云假说，但 

是 ，他认为 ，科学方法具有局 限性 ，这为宗教信仰 

留下了地盘 。尽管 良心和道德在知识解释中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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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但是，康德最后还是请回了上帝。他 

坚持认为，上帝是第一因，上帝才是知识和道德的 

预设和高级公理。柏特对此评价说：“宗教的任务 

是启发我们的道德奉献精神使之具有宇宙论的庄 

严”。 

3．宗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最高信念和精神。 

在上文，我们提及葛梯尔问题时的追问，就是决定 

知识的最高信念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的答 

案就是宗教。一般而言，每个人的知识体系都仰 

赖于这个人的信念 ，这其 中包含着对于知识认识 

的价值观的持有，因而，在不同的信念之间也就有 

着不同的知识体系了。尽管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 

真理性 ，但是 ，对于编码知识之外 的知识如何通 

约，在一个宗教信仰体系下，宗教的信念可以让知 

识成为公共的知识，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 

下，宗教也是一种最高的信念和精神力量。因而 

人作为目的，以及对于同一个 自然乃至宇宙的理 

解 ，都是大同小异的，故存在着相互通约的可能 。 

一 旦宗教的引导力化成信念，就能够成为一种具 

有意义的推动力。比如，《古兰经》就有：“真主引 

导谁 ，谁就是遵循正道 的。”这种宗教的引导力将 

信念化成一种共识，并体现为一种献身、奉献的崇 

高精神。而正是这种信念和精神，使得宗教和知 

识一样，具有了生态化的生命力。实际上，宗教的 

生态性比知识来得更为彻底。 

三、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 

对知识和宗教在共通的平台上做出基本的界 

定之后 ，有必要对于二者的关 系做进一步的梳理 。 

如题所示，本文将知识与宗教定位为一种生态关 

系，亦即知识与宗教共同存在、内嵌于人的生命意 

识和生态圈之中。将知识与宗教做生态化的关系 

诠释，是一种视角的转换，也是一种范式的更迭。 

(一)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 系描述 

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是以“知识之树”为轴 

心的。“知识之树”将各种知识生命化地融合为一 

个生态圈，不仅体现了各 自的关系，也彰显 了知识 

的演进历程 。结合 “知识之树”，我们诠释知识 与 

宗教的生态关系为：(1)在“知识之树”的萌芽之 

初，宗教是知识的源泉之一，亦即是“知识之树”的 

主根之一。因为 ，宗教正是早期文明的人类 ，在面 

对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实践和认识的初步结果。这 

种形式更多地是以虚幻的、隐性的知识表现出来。 

由此，宗教可以看作是知识的原初推动力。(2)在 

“知识之树”萌芽之后，宗教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是细小的主干。这里的细小，主要是相对于庞 

大的神学体系而言的。宗教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 

压制，使得“知识之树”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生长 

缓慢。(3)在“知识之树”迅速成长后 ，亦即近代科 

学兴起后，非嵌入编码知识开始成为主干，而宗教 

被驱逐，只能是化身为枝叶，在特定的民族文化那 

里重新获得生命。(4)当“知识之树”在当代疯长 

并失去方 向之后 ，宗教再次被请 出来 ，只不过 ，宗 

教回到更高的位置，像一个太阳，既给“知识之树” 

照亮方向，引导其合乎规律的成长，又提供着推动 

力，并且给“知识之树”以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 

(二)知识与宗教何以是一种生态关 系 

知识与宗教之间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和谐的生 

态关系 ，一方 面，是 因为知识 和宗教都是“属人” 

的，都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只不过知识是作为 

工具，而宗教作为终极的目的，两者共同构成一个 

目的论的范式。另一方面 ，知识和宗教都处于同 

一 个历史演进过程之中，相互交织 ，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归根结底并不冲突。此外， 

知识和宗教是互补的，其互补性是由丹麦科学家 

玻尔提出的。他认为，像波动性和粒子性这样的 

关于微观粒子的两种解释模型，它们是互相排斥、 

不能同时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模型，都不能向人 

们提供一个关于微观粒子的完整描述。正如玻尔 

所说：“把同一对象完全阐述清楚可能需要多种多 

样的观点，其结果是不再有独一无二的解释。”[5](蹦 

因此，这就需要一种双重描述 ，互 为解释 ，知识需 

要宗教的养育和引导，宗教需要知识的填充和论 

证。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 

的；宗教没有科学 ，则是盲 目的。” 

(三)知识与宗教的生态关系的意义 

1．消除知识至上 、科学至上的负面影响。众 

所周知，知识大爆炸使得当代社会步入信息化时 

代，人类的实践和精神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所 

控制、包围，以至于异化成奴役人类的力量 。一方 

面，使得人类盲目地追求科学，迷信知识，以致使 

宗教、哲学 、伦理等失去 了该有 的地盘。另一 方 

面，知识并不是万能的，知识的大爆炸并不能解决 

人类所有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新问题，如高新 

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伦理困扰。再 

如，知识引导下的社会经济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等等。因此，必须将知识和宗教重新纳入一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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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圈，这样能够消除知识至上、科学至上的负面 

影响。 

2．让宗教重新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宗教在 

被知识驱逐之后 ，尤其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 

后，逐渐化为无形，失去了信仰的地盘。但是，这 

种失去信仰的后果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类 

自诞生之时起，宗教就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是人 

类 的有限性和无 限性终极矛盾的体现 。因而 ，只 

要人类存在，宗教便不会消亡，如同知识对于人类 

的作用一样 ，都是人的生存 、生活方式之一。美国 

作为知识最为丰富、科学最为发达的国度 ，宗教生 

活也是最为鲜明的，说明只有在知识和宗教互补 、 

内嵌为生命一体的地方，社会发达才具备可能性。 

在中国，伦理道德在调节生命秩序的意义上与宗 

教具有一致性。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宗教，都不可 

或缺 ，把知识和宗教作为生态关系去理解 ，有利于 

宗教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对于中国而言 ，可以 

更好地起到对宗教的“解蔽”作用[6]。 

3．有利于解决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回到文中 

提及的两个追问，至此，我们便可得出初步的解 

答，一个是知识的基本界定，一个便是宗教作为决 

定知识的最高信念。由葛梯尔问题引发的知识论 

悖论和困境，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将知识 

与宗教的生态关系作为视角，试图去解决传统知 

识论的困境，尽管我们是在前人“知识之树”的假 

设基础上进行的 ，但是 ，不仅仅是一种补益 ，更是 
一 种新的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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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nowledg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track，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is also differ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To regard knowledge as a living 

body is actually a kind of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not only makes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lead to its authenticity，but also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category of knowl— 

edge．If the recognition of knowledge is projected on the impetus of knowledge--religion，and then i— 

dentifies the possible positioning of knowledge，SO that knowledge can become a living knowledge， 

and become an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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